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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美女，而后与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合称中国四

大美人，并分别冠予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的美人寓言故事。自先秦以降，西施

的身世与结局对世人来说是一团解不开的谜，也因此引人关注。上至文人雅士，下

至民间百姓，都乐此不疲地讨论着西施这个美人。文人凭自己的想象描绘西施的美

貌、身世、命运、结局等，而造就了大量有关西施的文学作品。自此，西施成为中

国文学史的一份子，有了特定的文学意象。文人各自对西施进行解读，而塑造出多

种不同的西施形象。随着时代的演进，西施的形象就越加丰富多元，其中还蕴含了

每个时代的社会内容、文人的情感与心灵状态。因此，不同时代的西施形象实际上

也反映了当代的历史、当代文人的生活经验与审美观念。渐渐地，西施这一人物由

于岁月的积淀、传说的渲染、文学的传承、资料的充实，而凝结成一种文化现象，

即西施文化。西施作为一介女性，却承载着包罗万象的内容，会引起文人学者的热

烈讨论也不无道理。然而，想要完整地把握历代的西施形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

此，本文便以接受美学为研究方法，以对西施形象发展最为重要的唐代为对象，分

析初唐、盛唐、中唐与晚唐咏史诗中西施形象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西施形象的演变

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社会意识、诗人心态和审美观念的转变，从而透析唐代诗人对

西施形象接受的审美心理及其形象演变的意义。本文的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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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简介研究的主题，提供对西施形象的基本概念。叙述

研究的动机和范围，并介绍研究方法，说明全文如何运用该研究方法以达到研究目

的。接着，重点描述在研究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 

第二章 唐以前的西施：共分两节，提供有关西施其人的记载，包括

先秦时期、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目的旨在让读者对于西施其人更为了解，对西施

形象在唐以前的发展脉络有较清晰的概念，并对比唐代西施形象的演变，印证唐代

是西施形象的重要发展期。 

第三章 唐代西施形象的解读与诠释：共分六节，包括传统美人、纯

美人形象、善舞美人、祸国美人、幽怨美人与巾帼美人。以初唐、盛唐、中唐和晚

唐诗人所创作的西施诗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人所创造的西施形象以及诗人的用意。 

第四章 唐代诗人对西施的接受状况：共分四节，分析与评述初唐、

盛唐、中唐与晚唐诗人对西施的接受状况。笔者将综合第三章的西施形象，评述诗

人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关系，并分析这些形象形成的原因与诗人在创作时的心灵状

况。 

结论：概述唐代西施接受史的脉络及其意义，总结所进行的研究，提出笔

者对研究成果的看法，并提供对西施接受史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西施形象；唐代；咏史诗；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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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古往今来，人们对西施最普遍的了解就是她美貌不凡，是位绝代佳人。对其

稍加熟悉的人，则津津乐道于西施与吴越争霸的故事。历代提及或以西施为题材的

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多得不计其数。然而，对于西施其人的存在，正史却从没有

确实的记载。她的生活年代均十分模糊，因此历代学者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但

是，“西施”这两字却不时出现在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典籍或是民间传说之中，

从未泯灭过。人们或是探讨其故里、身世，或是探讨其美貌，或是探讨其结局等等,

乐此不疲。 

人们眼中的西施，归类起来大致包括：一、先秦诸子典籍中的“天下美

人”，是一个抽象的美女符号。二、根据正史如《史记》、《国语》、《左传》，

认为没有西施这样的历史人物。三、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是吴越争

霸故事中的越国美女，被献于吴王，作为美人计的工具。第三种说法更是被大量引

用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之中，或是斥其祸国，或是赞誉其为巾帼英雄，或是感叹其悲

凉身世，为吴越故事与西施形象添加了更多的色彩。 

西施的故事历久不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其形象也不断地变化

并日趋丰腴，形成了一个“箭垛式”1
（详见胡适，1989：661）的人物。古今文人发挥

                                                           
1
 胡适在<三侠五义序>提出“箭垛式人物”，指人们将一切类似事件或特质都归于一个人身上。胡

适所举的例子有黄帝、周公、包拯、诸葛亮。他言及：“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

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这种有福的人物，我

曾替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箭垛式的人物’。”历代人们常将一切美的事物与西施挂钩，也是个

“箭垛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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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想象力，把所有可以描绘西施之美的词藻都赋予她的身上，使得西施的形象越加

丰富生动。时至今日，可以说人们所理解的西施只能是传说中的西施，是经过历代

文人不断塑造而成的人物。 

 

第一节 研究动机、范围与难题 

西施距今逾 2500 年，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明西施存在与否。但

是，西施却时刻存在于历史之中。甚至到了现代，关于西施的故事仍不时被搬上荧

幕，里头的西施千姿百态，上演着现代人认为与西施有关的故事，体现他们对西施

的评价判断与审美观念。传说的人物永远都是神秘的，其神秘性更挑起了人们不断

窥探的心理，西施正是其一。笔者自小衷情于中国古代传说，对传说中的人物故事

更是醉心不已。故此，西施的不同形象，历代文人对西施不同的评价，都挑起了笔

者探寻原因的心理。希望借此论文，理清西施形象的演变脉络，对西施有更深入的

了解。 

 就文学研究角度而言，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流变研究或接受史早已有之，如王

昭君形象流变研究、杨贵妃形象流变研究、金瓶梅形象接受史论等。然而，目前学

术界对西施形象接受史的研究尚未展开。西施除了作为传说人物，在民间广泛流

传，同时也是历代文人学者不断引用或讨论的对象，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历代文

人将西施纳入写作之中，或咏之、或叹之、或贬之、或赞之，是使得中国文学史不

断丰富的一环。另外，研究不同时代的西施形象，探讨各时代文人雅士对西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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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解读，不仅可以观察西施形象的流变，还能从而梳理历代的审美观念或价值

取向，更能进一步去考察历代对西施产生不同审美观念或价值取向的原因。再者，

西施的存在不论确实与否，她经由传说、文学而深植在各人心中，甚至形成了一种

文化现象，称西施文化2。作为一个不能被证实是否存在于历史上的传说人物，西

施之影响可谓源远流长。西施被引用于各种体裁之中，经历代文人之手而产生各式

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又被批评家鉴赏、评价，使有关文学内容越发充裕。由此可

见，文坛因西施而多元多样，西施因文坛而多姿多彩。西施形象接受史有其一定的

可塑性。 

 然而，想要完整地把握历代各阶段对西施形象的接受状况，并非易事。笔者

将研究范围锁定在唐代以前的西施形象和唐代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

唐以西施为题材的唐代咏史诗。 

 笔者认为通过研究唐代以前的西施形象，能够了解西施在唐代以前的雏形。

如此，便能较全面地掌握西施形象由最初至唐代的演变脉络，也能分析唐代诗人以

何种西施形象为基础，再创造自己解读的西施形象。 

 以唐代咏史诗为主是因为在西施这一个传说人物形成过程中，唐代是一个重

要时期。唐代以诗为主要文学体裁，加之以唐代诗人辈出，文人对西施的解读与诠

                                                           
2
 “西施传说”于 2006 年成功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 2007 年 4 月成立中国西施文

化研究中心，是一个专研西施文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其宗旨是挖掘整理西施文化，发展弘扬西施文

化，广泛开展西施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中心成立后，已编印了《西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成果汇编》一书，收

到特约研究员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多篇。此外，中国还把西施编入教科书，并每年举办西施文化节，

让西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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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几乎都体现在咏史诗中。西施作为咏史题材在这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被广

泛应用，其形象更是多样化。唐诗中的西施形象对后世有关西施的作品影响颇深，

尤其是戏曲文学方面。可以说经唐代文人解读与再创作的西施形象起着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仅以对西施形象发展最为重要的唐代为主，以小观大，试图理

出唐代西施接受史。以唐代咏史诗为主体，融合历史与文学，探讨唐诗创作者对西

施形象的接受状况，集中考察唐代诗人对西施的审美观念与价值取向之发展变化及

其原因，把握唐代西施接受史的规律。 

 本文研究的难题首先在于如何搜集、如何确认全唐代的西施诗篇。作诗讲求

精炼婉转，有的诗篇虽然没有“西施”，或与西施有关的事物出现，但诗文背后却

是在论述西施；有的诗论述与西施有关的事物，但却不涵盖西施，总的说来就是诗

篇主题的不确定性对笔者在搜集西施诗和筛选之时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另外，唐

代的分期、诗人的所属时期，还有一些诗篇作者的不确定也是一大难题。再来就是

分类论述的时候，由于诗篇颇多，分类的同时还得考虑文章的连贯性。有的诗篇包

含了几个不同的主题，因此在分类的时候便要衡量主次的问题。总而言之，论文起

步的阶段对笔者而言是较为艰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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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以现代研究来看，学术界对西施的研究较着重在对西施的历史研究。笔者在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的学者着墨于考证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西施这个

人物。如龚维英在八十年代写了两篇题为<历史上真有西施吗？>和<历史上根本没

有西施>的论文，其具体论点为在《左传》、《国语》和《史记》这种记载吴越史

事的正史论著中，从未记载西施其人。他认为西施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传说

人物。余习忠的<西施确有其人>又肯定了西施的存在，认为正史不载的原因是西施

身份低微，虽献媚夫差，却是为了复国，没有真正的“惑君乱政”的劣迹。有的学

者则通过考证西施的故里来肯定她的存在，如杨钧和王炜常的<西施故里考辩>等

等。这些论文主要是从史学或考据学方面出发的。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仍不能肯

定西施是否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上文的辩解或推论增添了西施的模糊性，

也引起了学术界研究西施的兴趣。 

 另外，对西施的文学研究则较多地集中在戏曲方面。主要论文有<梁辰鱼

‘浣纱记’西施形象新探>、<戏曲文学中西施形象的演变>、<我国古典戏曲中西施

形象演变初探>、<试论明代戏曲中的西施形象>等。这些论文分析的是戏曲中的西

施形象，同时掺入对西施的评价。无可否认，西施在戏曲中的形象通过这些论文，

而得到了正式的梳理。笔者从中发现，西施在中国戏曲史上屹立不倒了很长的一段

时间，而且不同时期的形象有悬殊的差异性，如由宋代的“妖妇”形象，到明代的

巾帼枭雄和祸国殃民的两极形象。这些迴异的形象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社会、政

治、文化等的不同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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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最新的相关研究是<论西施形象变化与西施题材诗歌情感内涵>，而研究

方法较为新颖的是<性别视角下的西施式叙事研究>。前者综合了不同朝代的西施

诗，探讨西施在咏史诗歌中的情感内涵，可以说是延续了前人的研究观点（详见邓

凌云，2012:1-4）。后者从性别角度重新解读文学中的西施形象，归纳西施式叙事的

特殊内涵，以说明女性在文化意识中的边缘化现象。对笔者来说，这种研究视角有

异于其它的论文，它突出了西施作为女性的形象，并说明这种形象与时代社会的关

系。最可取的是作者将西施看作是“病美人”的原型，并以此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

中“病美人”的文本，通过这种“病美人”的描写映射女子常被视为弱者（详见黄

敏，2008：38-40）。另外，以西施作为源头，又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美人形象塑

造的倾向，以及现当代文学的弱女子形象。笔者认为，作者将西施视为一种文学文

本中的原型，把西施看作一种描写人物的方法，的确提高了西施在文学上的功用与

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同时失去了西施作为“西施”的主体性。 

 对唐诗中的西施形象研究则较为稀少。学者或将不同时期的西施诗聚合在一

起与戏曲掺杂进行分析，如<论历史语境和文艺话语中的西施及其文化内涵>；或分

析不同朝代名家的西施诗篇，如前文提及的<论西施形象变化与西施题材诗歌情感

内涵>；或专注于分析唐代西施诗的名篇，如<时风下的美人-王维‘西施咏’探旨>

等。真正致力于分析唐诗中的西施形象的只有<唐代咏西施诗浅析>与<唐人笔下的

西施形象>这两篇论文。前者以唐代西施诗为对象，考察西施的形象在唐诗中的塑

造和演变，还有唐代不同阶段咏西施诗的主题特点及其演变的社会原因，以及总结

了唐代西施诗的总体风貌与其影响（详见刘晓曦，2005:1-3）；后者则着重探讨了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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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施故事要素的取舍或扬抑，并梳理西施与唐诗的关系（详见陈晓虎，2004:1-7）。

笔者认为两篇论文都有各自可取之处，把握了西施在各阶段唐诗中基本的形象。然

而，两者又有相同的不足之处，就是所选的唐诗多出自名家，而遗漏了一些有关的

诗篇。笔者认为，单从名家的几首诗篇，而断定西施形象的演变脉络，似乎有欠说

服力。因为除了名家，还有一些诗人的西施诗也能为西施形象提供线索。笔者认为

这些诗或能加强两者论点的说服力，或能发掘出崭新的西施形象。但笔者必须承

认，本论文吸取了两者的观点，以他们为基础，更深一层地延伸了自己的看法，以

期更准确地把握唐代西施形象演变的脉络。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立论的基础是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主要是尧斯的美学理论。接受

美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范式，

它以“历史的与现实中的读者”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本文的接受历史和读者对

本文的审美反应规律”（陈文忠，1998：1）。尧斯十分重视读者地位和作用，把读者

提到文学研究的中心，正是接受美学的理论起点。在此基础上，尧斯指出，文学史

研究应该落实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文学作品的研究应该落实为作品存在方式的研

究，也即读者的接受的研究，以此呼唤建立以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范式

（陈文忠，19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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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者的接受史研究，尧斯提出两条考察的途径：历时性接受研究，“从

历史延续的角度考察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产生作用及读者对其评价的情况与变

化”，考察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评价与认识；共时性接受研究，研

究某一历史时期不同的读者、读者集团和社会阶层对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这就告

诉我们：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一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

化背景、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人生体验的不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必然有所

不同；考察这种不同状况及其背后的原因与规律，可以将“历史因素与美学因素联

系起来”（陈文忠，1998：2）。如此联系可以更好地梳理文学史演进的规律。 六、七

十年代接受美学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八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的

学者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陈文忠在这一方面着力甚多。首先，他明确了

接受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其目标在于“集中考察历代

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反应，进而窥探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并寻求

变化的原因等等”，分清接受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界限，揭示出接受史研究的特

性。其次，把读者对本文的接受分为三个层面，即：“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

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在此基

础上，接受史的研究也可分为三个层面：“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评

论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作家、诗人的创作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陈文忠，

1998：14）。接受美学理论从此有了具体操作的方法，而成为一套理论体系。 

本文以尧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为基础，集中考察唐代诗人在解读与重新诠释时

西施的审美反应，探寻唐代诗人的审美观念、随着时代变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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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理出唐代西施接受史的规律。就接受史的三个层面而言（即效果史、阐释史与

影响史），笔者认为以唐诗研究西施接受史，三层面是互相融合渗透的。效果史的

研究是考察西施形象的演变及其成因，从而探寻读者审美反应的演变轨迹。阐释史

的研究是根据唐代评论家对于西施形象的特征、气质、内涵与意义的理解、评价与

阐释进行剖析，并探寻这些理解、评价与阐释产生的社会与历史原因。影响史的研

究重点在于考察唐代受影响作品对最初的西施形象的继承与变异及其产生的原因。

这三层面之所以相互联系是因为，唐代的文学理论不发达，文人墨客多从事诗歌创

作。不管是对任何人物、事情、环境等的看法、感受或是心灵状态等，也都大幅度

地体现在唐诗创作里。可以说唐诗代表了唐人发言的工具。有鉴于此，接受美学的

三个层面套用在考察唐代诗人对西施的接受状况时，就会形成相互交融的情况，即

唐代诗人既是读者又是创作家更是评论家，他们在唐诗中对西施形象的理解与阐释

都与当时的社会与历史现实有关，不同阶段的唐诗体现出诗人审美反应的演变轨

迹。因此，本文在论述时，并没有把这三个层面截开，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

以把握唐代西施形象接受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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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前的西施 

 西施形象的脉络可从先秦开始追溯，而后再根据朝代的更迭来论述。下文摘

出先秦时期和东汉魏晋时期的典籍，提供有关西施的资料，并浅析西施在这些典籍

中的形象。 

 

第一节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普遍被认为是西施最早存在的朝代。在这一时期，西施其人形象模

糊，能肯定的是她专指美人或象征美丽的符号。先秦典籍中有不少言及“西施”，

最早记载西施的资料是《管子.小称》： 

  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国学整理社，

 1954：180） 

管子提到，毛嫱与西施虽美，但若是只有外表美，而缺少内在美，则再美也无用，

类似“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意思。 

 《慎子· 威德》： 

   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妓也。衣之以皮俱。则见者皆走；易之以元 踢，则

 行者皆止。（国学整理社，195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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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指出西施是普天下最美的，但是这种美却是以服饰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装饰，

再怎么天生丽质也没有用。根据慎子所要讨论的《威德》而言，其用意在说明单有

美德还不够，必须有外在的威仪作为辅助，强调“势”的作用。 

 《庄子·齐物论》： 

   故为是举筵与楹。厉与西施, 诙桅橘怪, 道通为一。（国学整理社，1954：

 10） 

庄子谈到西施之美的程度时，就连他一位懂得用文字形容虚无缥缈之“道”的人，

也无法想象。又《庄子·天运》： 

  故西施病心而肇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 归亦捧心而肇其里。其

 里之富人见之, 坚闭门而不出, 贫人见之, 挚妻子而去走。彼知肇美而不知

 肇之所以美。（国学整理社，1954：91-92） 

庄子还刻画了西施“捧心”的病态美，也正因为此举，后世文学有了“病态美人”

这一人物类型，西施可说是该人物类型的始祖。  

 《孟子· 离娄下》： 

   西子蒙不洁, 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 齐戒斋浴，则可以祀 上帝。

 （国学整理社，1954：343） 

孟子则利用西施之美作为反证，认为西施的容貌虽好，但若“不洁”，其丑恶更甚

于“洁”的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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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正论》： 

  以人之情为欲此五蔡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

 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国学整理社，1954：230） 

荀子也提到西施的美貌，意在说明人之性情，美丽就像富贵一样，没有人是不喜欢

的。荀子所提出的是人原始欲望的表达，是他的性恶说一贯的论点。 

 《韩非子·显学》： 

  故善毛嫱西施之美, 无益吾面, 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国学整理社，

 1954：355） 

韩非子则说西施美则美矣，但这只是西施的美，与自己的容貌无关。要想改善自己

的容貌，不如多用脂粉涂抹。这段话是一个比喻，说的是只谈先王制度的仁义，对

当前治理国家没有作用。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赏罚制度。  

 《墨子·亲士》中亦云： 

  是故比干之睦，其杭也;孟贪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

 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国学整理社，

 1954：3） 

墨子将西施与比干、孟贲和吴起三位正史记载的历史人物相并论，并提出西施沉水

而亡的结局。 

 先秦诸子典籍中记载西施的资料只有只言片语，而多数言论是认同西施是位

美女。间中不乏有人以西施之美暗喻其他的目的，如孟子、荀子和韩非子。而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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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结局的只有《墨子》，认为她沉水而亡。不少诸子把毛嫱与西施相提并论，也

因此引起毛嫱或西施谁才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美女的争论。不过，普遍上还是以西施

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为标准。这一时期的西施只有美人的形象，而且是一种朦胧

美，即不能确切掌握她美的程度，而只能引起人的无限遐想。西施在先秦只能说是

“美”的代言人，是一种指称“美”的符号。 

 

第二节 东汉魏晋时期 

 自东汉后是西施形象最重要的转变时期。西施由先秦的美人符号，变成了吴

越争霸中的关键人物。最早将西施置入吴越斗争的是袁康的《越绝书》和赵晔的

《吴越春秋》。他们赋予西施同样的出身，即“卖薪之女西施”，后来被献于吴

王。但对于西施的结局，两人却有不同的记载。《越绝书》指出西施在亡吴后，与

范蠡泛五湖而去，此结局充满了诗意，而《吴越春秋》则说西施被沉江而死，这两

种说法也常被引用与后世的诗词之中。这两本书最重要的地方体现在对西施、范

蠡、吴王夫差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有西施作为美人计的工具，其形象的描写，引

起了后世文人热烈的讨论，并影响了他们对西施的看法与评价。《越绝书》与《吴

越春秋》所记载的西施事迹如下：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

 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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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袁康，1990：

 59） 

  《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

 于吴王。”（袁康，1990：96）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

 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

 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

 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

 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赵晔，1986：146-

 147） 

自此，西施由历史人物开始被赋予文学形象，从美人符号过渡成实施“美人计”的

主角，有了属于自己的出身、事迹、责任和结局。两本典籍虽仅提供了简单的西施

故事情节，却开启了后世文人无限的想象。 

 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对西施形象进行不同的联想，有了不同的诠释。尤其当

时志怪拾遗小说的崛起，更是把西施作为重要题材来描写。如晋王嘉《拾遗记》卷

三记载： 

  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以椒华之房……

 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 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魄，谓之神人。吴王妖

 惑忘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军乱入，见二女在树下，皆言

 神女，望而不敢侵。（王嘉，198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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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外篇刺娇》云： 

  昔西施心痛，而卧于道侧，姿颜妖丽，兰麝芬馥，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

 疾，莫不踌躇焉。于是邻女慕之，因伪疾伏於路间，形状既丑，加之酷臭，行

 人皆憎其貌而恶其气．莫不睨面掩鼻，疾趋而过焉。今世人皆无戴阮之自然，而

 效其倨慢，亦是丑女闇於自量之类也。（国学整理社，1954：152） 

上述资料显示这些小说仍然是注重在描写西施的美貌。不同的是，其故事情节变得

更为细腻，对西施美貌的描写较为夸张。由于是志怪小说，西施在此时的美人形象

较趋向于仙人、神人，如“见二女在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和“见者咸

美其容而忘其疾，莫不踌躇焉”。 

 先秦至两汉魏晋是西施形象的萌芽期，诸子典籍、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西施

之美和她与吴越争霸纠缠不清的关系就此奠定了西施作为第一美人的文学形象，并

成为吴越战争中的“美人计”的实施者，西施的传统形象至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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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唐代西施形象的解读与诠释 

 西施自先秦至唐前，除了前章所提及的诸子典籍、少数文学作品外，并没有

引起太多的注意，一直到唐代才得到广泛的关注。唐代以诗见称，唐诗取材广泛。

唐代诗人常围绕一些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为吟咏的对象，并大量创作了咏史诗。

根据学者袁方的统计，唐代咏史诗中，西施是其中一位被吟咏的热点人物。（袁

方，2006：6）而据笔者初步统计，唐代与西施有关的诗有 92 首，其中包括王维、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家。每位诗人对西施的解读以及所诠释的西施形象及创作目

的各有异同。本文仅取 78 首与西施形象有直接关系的诗篇作为论述对象，所涉诗

人共 43 位。下文按照唐人所塑造的西施形象以考察唐代不同阶段诗人的西施诗。 

 

第一节 传统美人 

 笔者所谓传统美人，即诗人在描述西施的美貌之余，还叙述西施的身世、遭

遇、生活状况、结局或与之有关的史事本末。 

 初唐时期，吟咏西施的诗仅一首，就是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孙通

海、王海燕，1999：622-623）。 “越女”、“苎萝”和“吴宫娃”与西施身世和史实

相关。诗文概述了西施被献于吴王的事迹。诗人通过“东施效颦”的传说及“沉鱼

落雁”的典故描写西施的美貌，还描述了西施在得宠时的物质享受。以“家住雷门

曲，高阁凌飞霞”、“淋漓翠羽帐，旖旎采云车”等说明奢侈的程度。最后写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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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悟往昔作为，说她“达本知空寂，弃彼犹泥沙”，追求达本修道的人生。（参考

自刘晓曦，2005:2）西施自被献于吴王后，便恩宠不断，有最好的物质享受，这一切

都源于西施的美貌。极尽奢华的人生，最后却“达本知空寂”，抛弃往日的一切，

说明了西施跌宕起伏的一生。  

 盛唐时期，诗人开始关注西施这位美人，尤其是她越溪女、浣纱女的身世，

以及被送入吴宫的生活状况。王维的《西施咏》（一作《西施篇》）（孙通海、王海

燕，1999：1251-1252）历来被认为是盛唐时期吟咏西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王维

认为西施之所以能于朝夕之间从“越溪女”摇身一变为“吴宫妃”，凭美貌而承君

宠无限，是因为天下重色。王维借西施的得宠指出世人之常情：人之贵贱常系于身

份之高低，即“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西施咏》从反面肯定了西施的美

貌，略述了西施的身世，以及显贵前后的情况差别。王维另一首《洛阳女儿行》

（孙通海、王海燕，1999：1258）描写了两个女子，更贴切的说应该是两类女子，洛阳

女儿与西施的生活境遇。洛阳女儿即莫愁，泛指唐代贵族妇女，而西施则代表了贫

贱妇女。“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洛阳女儿有着娇贵的身世和奢

侈的生活；“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西施虽美丽但却无人怜爱，

唯有独自在江头浣纱。两相对比，西施的贫贱是对洛阳女儿的奢侈行为最好的讽刺

（参考自岳希仁，1996：29）。《洛阳女儿行》以西施的出身反映出贫富悬殊的社会，

及诗人对人生贵贱的现实之感慨，既有讽喻又有怜惜之情。王维两首西施诗都以讽

刺为主，《西施咏》是借讽刺西施以讽刺他人，《洛阳女儿行》是借西施以讽刺他

人。两首诗中西施的形象作用有所转变，但始终呈现出传统的美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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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的《西施》（一作《咏苎萝山》）（孙通海、王海燕，1999：1851）言及：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 点出西施的故里、身世。“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

颜”，指其美貌令清艳的荷花也自愧不如。李白将西施刻画得栩栩如生，就好像亲

眼所见一样。“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提供了西施被送入吴宫后的结局。“一

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让人想象西施或许是香消玉殒，或许是与她传说的情人

范蠡畅游五湖，或许是功成身退，隐居深山。另一首《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

（孙通海、王海燕，1999：1805）也述说了西施在入吴宫前后的情景。诗人入吴宫前的

西施“明艳光云海”、“红粉照流水”，她身份虽不高贵，却明艳照人而红粉菲

菲，；入宫后“昔时红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红颜似落花飘零，只能成追

忆，意喻诗人感叹西施身亡的结局。另有《子夜吴歌·夏歌》：“五月西施采，

人看隘若耶。”（孙通海、王海燕，1999：1713）相传若耶溪是西施浣纱的地方，诗

人则写西施在若耶溪采莲，人人为了一睹芳容而争相到若耶溪去，让人联想西

施美人采莲的美态。《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孙通

海、王海燕，1999：1684）说明西施入吴宫后，与夫差在姑苏台上日夜不缀的戏游享

宴。另一首《玉壶吟》的“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

无奈宫中妒杀人。”（孙通海、王海燕，1999：1718）指出西施在吴宫中的生活。由此

足见李白对于西施作为宠妃的生活状况也网罗其中，甚至还设想了西施可能面对的

危机。 

 王昌龄的《浣纱女》（孙通海、王海燕：1999，1446）是由“江上女儿”进而联

想西施的。“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诗人在钱塘江畔遇见容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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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女子，很自然地联想起春秋时代在江边浣纱的美女西施。诗人认为这些貌美

的女子若是在春秋时期必也会像西施一样被深藏在吴宫之中。但今时不同往日，这

些“江上女儿”可以“今日公然来浣纱”。 “公然”二字表现了一种喜悦之情，

美貌的女子不必再像西施一样，作为求和的工具而被送往他国，表示世态清平。诗

人侧面赞美了西施的美貌，间接透露西施被送入吴宫的史事，也讽刺了历代接受美

女作为求和条件的荒淫统治者，更间接赞扬了盛唐太平的气象。 

 中唐时期楼颖的《西施石》（孙通海、王海燕，1999：2130）与李白的《送祝八

之江东赋得浣纱石》创作论调相似，说：“西施昔日浣纱津”，言及西施是浣纱

女，而后“一去姑苏不复返”，是指被送入吴宫之后不再见其踪影，其结局无从得

知。末句“岸边桃李为谁春”意指西施不复见后，桃李花开已无意义，足见诗人对

西施的惋惜之情。 

 另有白居易《吴宫辞》：“楼高时见舞，宫静夜闻歌。半露胸如雪，斜回脸

似波。妍媸各有分，不敢妒恩多。”（孙通海、王海燕，1999：4927）赞美西施的天生

丽质，还指出她在吴宫里艳冠群芳，而余人不敢妒其圣宠龙恩。从侧面描写各妃嫔

有自知之明，认为西施恩宠无限乃当如此，所以各安本分，以体现西施美丽与受宠

的程度。 

 刘禹锡的《馆娃宫在旧郡西南砚石山前，瞰姑苏台傍有采》：“宫馆贮娇

娃，当时意大夸。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孙通海、王海燕，1999：4117）古人

以“娃”喻美女，此美女正是西施。诗人叙述吴王为西施而建金碧豪华的馆娃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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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便被宠溺于此宫之中。最后吴王贪溺美色，过度宠爱美人而亡国。诗人引用了

与西施息息相关的馆娃宫，述说其在宫中受宠的日子。 

 晚唐时期由于前人已对西施的身世、吴宫生活、结局多有描述，因此晚唐诗

人基本上都延续了前人的观点，而少有新意。如杜牧的《杜秋娘诗》：“西子下姑

苏，一舸逐鸱夷。”（孙通海、王海燕，1999：5981-5982）指出越国西施卷入吴越争霸

的漩涡之中，身不由主，只能听天由命。“一舸逐鸱夷”明显借用了《吴越春秋》

中“令随鸱夷以终”的结局，“鸱夷”指范蠡，暗喻西施在吴亡后追随范蠡而去的

结局。 

 李商隐的《景阳井》（孙通海、王海燕，1999：6278）则为西施构筑了一个新的

结局。李商隐不取前人所说的西施与范蠡在吴亡后，游五湖而去的说法，而说“浊

泥犹得葬西施”。吴王在得知西施死后已埋葬，而肠断欲绝。诗人描绘出一个深情

的君王，借吴王与西施来抒发他对南朝陈后主与张贵妃，即陈叔宝与张丽华爱情悲

剧的感慨（详见刘学锴、余恕诚，1988：1381-1382）。此诗虽以景阳井为主题，但也体

现了西施与吴王之间的感情，作为工具被送入吴宫的她，能令吴王“肠断”，足见

其作为美人的魅力。同时，也为西施的结局开拓出另一条道路。 

 此外，鱼玄机的《浣纱庙》：“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 

（孙通海、王海燕，1999：9146）夸大地指出西施娇美的笑颜可使敌人倒戈相向于

她。“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点名西施的出身地，并叹息往昔难

追矣。如今的苎萝山和浣纱庙仅能供人凭吊这位美人而已。《浣纱庙》是第一



21 

 

首首次为西施提供庙址的唐诗。一座庙宇守着一个美人，像是凭吊，却又更像

是作为一种追忆。 

 曹邺也曾指出西施是越溪女的身份。《徒相逢》：“西施本是越溪女，承

恩不荐越溪人。”（孙通海、王海燕，1999：6918）说西施这个越溪女在承蒙恩宠后却

不举荐同是越溪的人。诗人的主旨实则是埋怨不举荐自己的人。另一首《四怨三愁

五情诗十二首并序》其二情：“阿娇生汉宫，西施住南国。”（孙通海、王海燕：

1999，6919）指出西施出身于南国，并引用阿娇、西施两大江南美女“不相妒”来讽

刺那些嫉妒自己的人。于濆的《越溪女》（孙通海、王海燕，1999：6986）同样指出西

施越溪女的出身：“会稽山上云，化作越溪人。枉破吴王国，徒为西子身。”  

 胡幽贞的《题西施浣纱石》“一朝入紫宫，万古遗芳尘。”（孙通海、王海

燕，1999：8810）的“紫宫”指吴宫，即叙述了西施被送入宫，而后身亡剩“芳

尘”的史事。失去了西施，“溪边花”也不再绽放。唐代出现一个自称西施的

诗人，提出西施入吴国的事件且与胡幽贞的诗旨类似。根据《全唐诗》有这样的

记载：“太和中进士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尝游西江，泊舟苎萝山下，题诗于

石。俄见一女子自称西施，振琼，扶石，以诗酬谢，欢会而别。”随后载《西施

诗》一首：“高花严外晓相鲜，幽鸟雨中啼不歇。红云飞过大江西，从此人间怨风

月。”紧接着附轩诗曰：“当时计拙笑将军，何事安邦赖美人。一自仙葩入吴国。

从兹越国更无春。”（孙通海、王海燕，1999：9866-9867）说西施由越国的离开，同时

带走了越国的春天，指其姣好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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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文可发现，多数诗人在描写西施之时，除了叙述她不凡的身世、极致地

勾勒其美貌，还从她的生活状况着手，即从别人如何对待她的侧面描写，尤其是西

施的得宠，还有嫔妃们羡妒的心情，也能让人领会她作为美人的魅力。 

 

第二节 纯美人形象 

 唐代诗人在吟咏西施的时候，多把她看作是纯粹的美人形象，营造唯美的意

境。诗人在细致地描写其形态的同时，也以其美来喻彼美，即借美人西施赞美人和

美好的事物，或以其美来讽刺他人。 

 李白就常以西施来赞美别的美人。如《和卢侍御通塘曲》（孙通海、王海燕，

1999：1731-1732）的“浣沙吴女郎”和《浣纱石上女》（孙通海、王海燕，1999：1891）

的“玉面耶溪女，青娥红粉妆”，都借用了西施的美貌来赞美吴女和耶溪女的容

颜。《效古二首》其二：“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孙通海、王海燕，1999：

1867）表明西施是自古以来的美人，而她的美色是别的女子“不可妒”的。《答族

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孙通海、王海燕，1999：1823）也用西施来赞美他人，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写的是李白对侄儿中孚禅师的赞美之情，诗人

自谦为 “无盐”，而将中孚的诗歌比作西施，以示赞扬。在李白看来，西施似

乎就是一切美丽、美好事物的代名词。 

 万楚的《五日观妓》（孙通海、王海燕，1999：1472）是写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

观看乐伎表演时的情景。“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诗人借西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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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美人比美人的联想，连用“西施”、“碧玉”和“丽华”，三个传统美人形象以

描绘歌伎的美貌。以西施为首，足见其作为美人的地位。 

 中唐时期也颇多有关西施这种纯美人形象的描写。白居易的《青冢》（孙通

海、王海燕，1999：4699）写昭君被妒，“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

施作嫫母”将昭君比作西施以言其美艳。另一首《重答刘和州》（孙通海、王海燕，

1999：5051）是和刘禹锡的《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孙通海、王海

燕，1999：4068）唱和而作。“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吟来替左司”、“若共吴王斗

百草，不如惟是欠西施”，“分无佳丽敌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以西施的绝丽

姿色比喻文章之美，文章的独树一格恰如西施之美，举世无双。 

 李贺的《美人梳头歌》（孙通海、王海燕，1999：4446-4447）通过描述美人梳头

时的情景，展示美人的风韵。诗中的“西施”可以看做是真正的西施，也可以代指

美人。诗人细致地描写了“西施”耽于梦乡、“娇慵”懒起，后被打水声惊醒，临

镜梳头，再缓步下台阶的整个过程。李贺将一位美人应有的天生丽质，在一举一动

中描绘出来，通篇“不语”，让人对“西施”仪态万千的画面自行遐想，对“西

施”之美更为神往。 

 韦应物的《广陵遇孟九云卿》：“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孙通海、王

海燕，1999：1961）也以众女无法媲美西施的容颜来表达他对孟云卿文学造诣的推

崇。卢仝的《与马异结交诗》（孙通海、王海燕，1999：4396-4397）也是为了赞赏马异

而写的。诗中提到“绝胜明珠千万斛，买得西施南威一双婢。”西施与南威是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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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女，但诗人认为只要有马异在，倾国倾城的美女也不能吸引诗人的注意了。这

绝不是诗人在申明自己的性取向，而是通过这种比最好还要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

马异“此骨纵横奇又奇”风格的仰慕之情。由此可见，卢仝承认西施是美的最高象

征。  

 除了以西施之美赞美他人，有的诗人还以大自然淳朴之美与西施互相衬托。

元稹在《春词》（孙通海、王海燕，1999：4602）中将西施比作充满生机的春天，把

“西施颜色”比作“春风百草头”，让人联想西施在春风中如娇嫩的小草迎风摇曳

的美态。有别于之前的诗人描绘西施高贵、娇艳的美，元稹用大自然写出西施的清

新与纯洁。另一首《独游》：“花当西施面，泉胜卫玠清。”（孙通海、王海燕，

1999：4560）也以西施之面貌来比喻花，说明时花的盛放，当如美人西施娇艳欲滴的

样子。 

 白居易尤其钟爱杜鹃花，因此在《山石榴寄元九》言：“花中此物是西施，

芙蓉芍药皆嫫母。”（孙通海、王海燕，1999：4825-4826）把杜鹃花比为美女西施，而

把芙蓉、芍药比为嫫母，突出杜鹃花的鲜美艳丽。另一首《杏园中枣树》：“遂使

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孙通海、王海燕，1999：4681）以西施被误看为嫫母来比喻

昭君被妒，以西施的美艳来反映昭君之美。 

 王建也有（一作姚合）的《故梁国公主池亭》（一作题梁国公主池亭）（孙

通海、王海燕，1999：3407）以西施讽喻他人的诗篇。此诗构思特别，其言：“素奈花

开西子面，绿榆枝散沈郎钱。”以西施的美貌来讽刺质劣价廉榆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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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时期，多位诗人以西施吟咏各类动物与植物，体现他们创作的多思。如

杜牧的《鹤》：“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孙通海、王海燕，1999：6018）借西

施绯红的双颊来比喻白鹤的“丹顶”。 

 李商隐的《寄成都高苗二重事》之二（孙通海、王海燕，1999：6210）提及西

施，但不是直指美人，而是指美人鱼。3其实，所谓美人鱼便是河豚，其貌不扬，内

脏含剧毒但肉质分外鲜美。当然，诗人并不是想谈此鱼滋味如何，而另有他图。这

首诗，是写给王茂元的女婿，“李十将军”的。李商隐爱慕王茂元的小女儿，而希

望“李十将军”能够帮忙撮合，但不巧他与全家游曲江去了。诗人便写了两首诗，

此为第二首。嘱咐“李十将军”，若以“千丝网”网到了西施美人鱼，万万不可送

给别人。将王氏小女儿比作美人鱼，足见诗人创作的新颖。西施因沉鱼而成名，死

后葬身于鱼，适得其所。《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孙通海、王海燕，

1999：6291-6292）的“满内不扫眉，君王对西子”，借吴王只专宠于美人西施，其

余妃嫔不复扫眉，来比喻筝妓的得宠。另一首《和孙朴韦蟾孔雀咏》：“西施因网

得，秦客被花迷。”（孙通海、王海燕，1999：6196-6197）以西施来比喻孔雀的羽毛华

丽如美人，令人着迷。《无题》（孙通海、王海燕，1999：6213）的“岂知一夜秦楼

客，偷看吴王苑内花。”的“苑内花”也是指西施，用来比喻王氏，表达自己的爱

慕之情。这两首诗都表达出人网得珍禽或遇见美女时的痴迷状态。《判春》（孙通

海、王海燕，1999：6226）的“敢言西子短，谁觉宓妃长。”以桃花与李树比喻为西施

与甄宓，判定两者皆美，各领风骚于不同时期。 

                                                           
3
 按：宋代苏轼《东坡异物志》曾说：“鱼有名西施者，美人鱼也。出广中大海，食之令人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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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日休所著的《咏白莲》言及：“吴王台下开多少，遥似西施上素妆。” 

（孙通海、王海燕，1999：10072）把白莲比作西施，满堂莲花的盛开，就像美人姣好的

容颜，让人赏心悦目。唐彦谦《牡丹》：“那堪更被烟蒙蔽，南国西施泣断魂。”

（孙通海、王海燕，1999：7746）以第一美人西施来比喻花王牡丹。烟雾中，湿漉漉被

蒙罩的牡丹花，就像美女西施在掩面饮泣一样，塑造了唯美的画面。 

 笔者发现，这一类型的西施诗，不仅咏史还同时咏物。诗人发挥其想象力，

以西施咏牡丹、白莲、鹤等。与此同时也象征着西施的纯洁、娇艳等与所咏之物相

对等的特征，使两者相得益彰。 

 

第三节 善舞美人 

 古代美人如果空有美貌，就不能算是完整的美人。真正的美人不仅要美，还

要善歌舞，并且具有优美的体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西施三者具备。而唐代

诗人就凭想象勾勒出西施这些形象。 

 李白是唐代写下最多西施诗的诗人，他对西施形象所进行的描写有不同层次

的感受。除了赞誉西施的美，还有《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西施醉舞娇无力，笑

倚东窗白玉床。”（孙通海、王海燕，1999：1888）的描写。李白就如在场的其中一

人，目睹西施起舞时的风情万种。李白比前人更细致地发掘和描绘西施的美艳，增

加了读者对西施的认识。 

 中唐时期，诗人对西施善舞的形象有更多的描写。元稹《冬白纻歌》（孙通

海、王海燕，1999：4617）描写了西施曼妙的舞姿。“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纻翻翻鹤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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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促节牵繁舞腰懒。”诗中吴王亲自为西施伴奏，而西施款款起舞。宫殿之上，

乐声缭绕，君王在侧，美人自舞，其舞姿撩人，一摇摆一移步都牵动人心。可见诗

人极致地把握住西施善舞的形象。  

 王建的《白苎词》二首其一（孙通海、王海燕，1999：3371-3372），主要写吴宫

歌舞之盛和西施优美的舞姿。“低鬟转面掩双袖，玉钗浮动秋风生。”正是描写西

施起舞，轻盈矫捷的体态，让吴王看得痴醉，使吴宫“酒多夜长夜未晓”。戴叔伦

《白苎词》（疑为宋元人作）（孙通海、王海燕，1999：3066）同样以“美人不眠怜夜

永，起舞亭亭乱花影”来赞誉西施的舞姿犹如花团锦簇。 

 晚唐时期，刘驾的《姑苏台》（一作吴中怀古）：“笙歌入海云，声自姑苏

来。西施初舞罢，侍儿整金钗。众女不敢妒，自比泉下土”（孙通海、王海燕，1999：

6837）。西施因其姿色过人，舞姿出众而得吴王宠爱，这种宠爱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众女不敢妒”而自愧不如。众女所不敢妒的想必不只是西施的美貌，还有她

过人的舞姿。 

 西施善舞的形象在诗人的吟咏中逐渐被勾勒出来，使后人对其舞姿、体态有

更深一层的想象。此外，诗人这种常把美人与歌舞联系起来的现象，也反映了古代

美人的定义，即不仅貌美，还要善舞及体态优美，三者缺一不可。如此看来，西施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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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祸国美人 

 在吴越争霸中，西施作为美人计的工具而被送入吴宫。在吴亡以后，西施无

可避免的被一些人兴师问罪，或斥其妖惑吴王，或斥其妖姬使国亡。西施这种祸国

的形象自中唐时期，才被诗人突出描写。这种现象与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有关，将

在下一章深入讨论。 

 中唐诗人常以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西施祸国的形象。如杨乘的《吴中书事》：

“名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孙通海、王海燕，1999：5949）。指出吴国因

西施而灭亡。一笑可破国，不免夸张，却也蕴含了作者认可西施的魅力。卢注的

《西施》：“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孙通海、王海燕，1999：8810）。

把吴亡的罪责全归于西施，认为一个西施足以灭吴。杜光庭（一作郑遨诗）《咏西

施》（孙通海、王海燕，1999：9728）则言西施“素面已云妖”，指其素面时如妖物，

有将西施丑化之嫌。而“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则说西施凭一寸眼波便可灭

吴。 

 将西施加以妖化的还有施肩吾的《山石榴花》：“深色胭脂碎剪红，巧能攒

合是天公。 莫言无物堪相比，妖艳西施春驿中”（孙通海、王海燕，1999：5638）。以

妖艳的形象来赞誉西施，似乎褒奖之意不甚。再者，李绅的《姑苏台杂句》：“西

施醉舞花艳倾, 妒月娇娥悉妖惑”（孙通海、王海燕，1999：5519-5520）。指出西施妖

艳的舞姿和其媚态。然而，诗人并不赞赏西施这种撩人的姿态，而是斥其以此魅惑

吴王。另一首《回望馆娃宫》（孙通海、王海燕，1999：5519）则写“因问馆娃何所恨, 

破吴红脸尚开莲”表示西施在吴国灭亡后竟还能露出如莲花般绽放的容颜，并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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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似是质疑西施对吴王的用情，又似责备她亡吴后仍能娇艳如昔。鲍溶的《姑苏

宫行》（孙通海、王海燕，1999：5544）也说：“中有妖姬似明月”，此妖姬即西施，

不难感受到诗人对女祸的厌恶。以“妖姬”比“明月”，似是暗喻西施这一祸源似

月光般不断笼罩着吴国。 

 到了晚唐时期，这种斥责西施祸国的论调仍存在。皮日休任苏州刺史从事，

在寻找馆娃宫旧迹时写下《馆娃宫怀古》，此诗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孙通

海、王海燕，1999：7146）。诗旨体现在五绝其一，就勾践亡吴之事嘲讽吴国，只因勾

践送予一个美女而灭亡，“大有堪羞处”。同时，也间接的讽刺了勾践靠一个美女

才能复国。针对此诗，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诗人指责西施为“祸水”；二是

认为诗人只是指桑骂槐，并非真的责备西施。笔者认为，窥探推敲作家，尤其是诗

人的创作用意，除非创作者亲自现身说法，否则永远都不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撇

开两种说法，更能肯定的是，西施多变的形象正是因为作家不同的创作心理与目的

而促成的。其三“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吴王

泣数行”（孙通海、王海燕，1999：7147）。指西施利用馆娃宫与越军里应外合。这一

点想是诗人自行想象西施通过什么手段复国而写。 

 于濆的《经馆娃宫》：“馆娃宫畔顾，国变生娇妒”（孙通海、王海燕，1999：

6985）的“娇妒”指西施等美女，表明作者认为吴国之变是因红颜祸水所致。裴瑶

《阖闾城怀古》：“五湖春水接遥天，国破君亡不记年。唯有妖娥曾舞处，古台寂

寞起愁烟”（孙通海、王海燕，1999：8846）。诗中“妖娥”即西施，可见诗人不以西

施为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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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在强调西施的祸国形象时，常把她加以妖化。诗人或正面描写西施

妖艳的容貌，或侧面指出她如何凭一己之力，在弹指之间使吴国灭亡，将西施描述

为典型的祸国妖姬，突出自古以来“红颜祸水”的论点。然而，诗人如此评述西

施，其目的真是为了抨击她，还是以她为一种手段而另有所图，针对这一点，笔者

在下一章会进一步申论。 

 

第五节 幽怨美人 

 美人的幽怨除了来自生活，更多时候是源自于她的美貌。西施的幽怨来自于

世人斥其“红颜祸水”而她也无从辩驳，但实际上她只是个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唐

代诗人便通过为西施抱不平，对其遭遇表示同情，或是为其美貌被埋没，来传达西

施的幽怨。  

 盛唐之时，李白的《鸣皋歌送岑征君》（孙通海、王海燕，1999：1721）述说了

西施的幽怨。“堰蜒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指出丑女嫫母竟可穿

锦衣，而美人西施却被指使去砍柴，成了失意的、幽怨的美人。诗人似在责备人们

是非黑白不分。 

 到了中唐时期，张继的《会稽郡楼雪霁》：“夏禹坛前仍聚玉，西施浦上

更飘纱”（孙通海、王海燕，1999：2711）。在仰慕治水有功而备受敬仰的夏禹之

时，也感慨西施受命于国难之后香消玉殒。夏禹陵墓前历久而仍能“聚玉”，

西施浣纱水滨上却仅剩一素绢白纱，两相对比，西施的幽怨油然而生。施肩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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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溪怀古》：“一朝得侍君王侧，不见玉颜空水流。”（孙通海、王海燕，1999：

5656），同样叹息流水依旧，但当时常伴君王的西施已逝。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

（和微之）》（孙通海、王海燕，1999：4991-4992）也为西施的命运而有所感叹。“吴

娇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 指西施红颜薄命及感叹世事的变幻无常。 

 皇甫松的《杨柳枝词》二首其二：“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 

（孙通海、王海燕，1999：4167）。从西施曾经住过的空闺着笔，黄莺清啼依旧，但美

人西施却再也听不到了。以此寄寓作者对她的同情。  

 张籍《吴宫怨》：“君心既与妾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孙通海、王海燕，

1999：4295）。反映出有别于前人所描述的西施幽怨。这首诗揭露了西施与吴王朝夕

相处，却同床异梦，为他卖力歌舞，实则别有所图，蕴含了西施为国复仇的复杂心

理。 

 王炎在梦中游吴国，闻及吴王要葬西施，向文人邀挽词，梦醒后，写下《葬

西施挽歌》（孙通海、王海燕，1999：9895）。“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两句蕴含

着美人的遗恨。令人不禁想起西施一个女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吴宫中过着似间

谍的生活，而在吴亡后不知身处何处的悲哀。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蝶》其二：“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孙通海、王

海燕，1999：6208）把西子与昭君喻为蝶。“寻遗殿”和“觅故村”则表明西施与甄

宓在历遭劫难后想重寻往日繁华已不可能，比喻秋蝶若是在芳物凋尽后才来寻蜜，

则为时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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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龟蒙的《吴宫怀古》：“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孙通

海、王海燕，1999：7268）认为吴国的灭亡，应归咎于吴王的昏庸，绝非区区西施一个

美人所能导致的。诗人不仅责备吴王，还间接讽刺了历代昏君。另有《和袭美馆娃

宫怀古五绝》的其一和其四（孙通海、王海燕，1999：7258）也为西施抱不平。其一的

“犹有八人皆二八，独教西子占亡吴”指出亡国的原因是吴王长期沉溺声色所致。

其四的“波神自厌荒淫主，勾践楼船稳帖来”则明确指出吴王荒淫引致亡国的论

点。 

 此外，罗隐的《西施》亦有言：“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孙通海、王海燕，1999：7602）。直截了当的为西施抱怨，国家的兴亡成败混杂了

各种因素，又怎能怨怼西施一人呢？另一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

谁”是诗人对西施亡国论最好的反驳，越国并没有西施祸国的危机，最终还是

难逃亡国的命运。又有《姑苏台》：“未会子孙因底事，解崇台榭为西施”（孙

通海、王海燕，1999：7619）。进一步讽刺吴王贪色误国，进而推论亡国与西施无

关。 

 苏拯与罗隐同名的诗作《西施》（孙通海、王海燕，1999：8330-8331）虽然把西

施与褒姒和妲己相提并论，但又言：“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暗指君王不修

政，则会有祸国西施的诞生。由此声明，祸国的前提是君王不修政，才会有祸国的

危机。诗人虽仍认为西施可亡国，但却更理智地提出君王修政才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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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偓《哭花》：“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孙通海、王海燕，

1999：7900）。将美人比作落花，突出其身世与命运犹如落花飘零，在花开尽艳时必

然消逝。陈陶《吴苑思》：“江南何处葬西施，谢豹空闻采香月。”（孙通海、王海

燕，1999：8572）和徐夤《李夫人》：“汉王不及吴王乐，且与西施死处同。”（孙

通海、王海燕，1999：8269）都与《哭花》抱持同样的论调。 

 西施一个小女子，且是一个貌美的小女子，被当做政治工具送入吴宫，豪华

的宫殿、艳丽的绸缎、无日无夜的宴饮、羡煞旁人的君宠，这一切对身为复国工具

的西施来说，究竟是享受还是痛苦，只有西施自知。而作为宠妃，被世人冠以惑

主、灭国的罪名却无从辩驳，西施幽怨的理由已非常充足。唐人感叹其身世命运并

为其遭遇抱不平，多方描绘了西施幽怨的形象，让读者体会西施作为美人，其幽怨

可能更胜于羡煞旁人的恩宠。 

 

第六节 巾帼美人 

 在晚唐以前，诗人吟咏西施大多倾向于书写吴王荒淫、美人专宠而导致吴亡

的史事。但到了晚唐，就有所转变，诗人开始为西施翻案，将矛头集中指向荒淫无

道的吴王，甚至突出西施牺牲自我，复国报仇的巾帼形象。 

 如汪遵的《越女》：“玉貌何曾为浣沙，只图勾践献夫差。”（孙通海、王海

燕，1999：7015）描述了西施善加利用其美貌，图的是被献于夫差以复仇。汪遵所描

述的西施是自觉的利用美貌来复国，而不再是政治斗争中被摆弄的棋子，她深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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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容貌必能为越国重振旗鼓，而义不容辞的卷入斗争之中。还有崔道融的《西

施滩》：“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孙通海、王

海燕，1999：8283）则在为西施叫屈，并在另一首《西施》（孙通海、王海燕，1999：

8287）提出这一“如花女”是“一笑不能忘敌国，五湖何处有功臣。”指西施不

仅无罪反而有功。 

 笔者认为，西施这种巾帼形象只见于晚唐是因为诗人要为西施抱不平，因此

塑造了一个有利于西施的形象，使读者为之深感同情。与此同时，消除人们对女祸

的看法，从而思考亡国的真正原因。晚唐西施的这种巾帼形象，为后世的西施诗提

供了新的构思，使她在后世文学中呈现出爱国，巾帼不让须眉的形象，为以西施为

题材的文学作品开拓了另一条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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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唐代诗人对西施的接受状况 

 唐代诗人既是读者又是创作家，他们对西施形象的理解与阐释都与当时的社

会与历史现实有关，不同阶段的西施诗体现出诗人审美反应的演变轨迹。综合第三

章唐代的西施形象，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诗人对西施形象雕塑的侧重点都有所不

同。诗人所选择的侧重点多与其要表达的诗旨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节 初唐时期 

 初唐时期咏史诗尚未盛行，而大多咏史诗人所吟咏的美人多与神女、昭君、

甄宓等有关。西施在此时仅有一人问津，即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诗人延

续了先秦西施的史事来描述西施的一生，并沿用“沉鱼落雁”之美描绘西施的容

貌。诗旨具有魏晋玄言诗注重修道的人生追求，其主题主要在于宣扬玄理。这种将

西施与思想思潮连接的诗作，唐代也仅止于宋之问一人。 

 唐前的咏史诗题材有限，被吟咏次数最多的是荆轲、三良、王昭君等几个历

史人物。以被吟咏的历史美人来看，王昭君在当时较受瞩目。初唐时期，咏史诗的

创作状况尚属奠基期。咏史诗的题材在此时才开始扩展，唐诗的体制也正处于革新

阶段（详见张润静，2009：57）。所以，处于摸索时期的唐诗中，西施并没有得到关

注，而像一块璞玉一样，等待人们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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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优秀诗人大量涌现，是唐诗的巅峰期，更是唐代咏史诗的盛行

期。这一时期吟咏西施的诗人逐渐增加，对西施的美貌、身世、结局等，有不同的

描写和看法。从第三章可看出，盛唐诗人在接受与塑造西施形象时，有两种主要情

况：  

 第一、都倾向于以西施自喻，即香草美人的写作手法。李白最倾向于这种写

作手法。他的《玉壶吟》同样以丑女效颦体现自己不齿于与权贵为伍，以西施自

喻，表明其执道若一，这种态度与自信是无人能仿的，而正是这份自信惹人妒忌。

另一首《西施》同样以西施的美貌作为才华、才识的自比，对西施的感叹，实则是

诗人对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大展抱负的控诉。《鸣皋歌送岑征君》则以西施被误比嫫

母，比喻自己才识过高，遭受排斥的不平心情。《效古二首》其二也以西施之美貌

比喻自身才高八斗，讥讽那些嫉妒其才华的人。 

 第二、以西施讽刺或赞美他人。如王维的《西施咏》是其少年之作，借西施

的突然荣贵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君王恩宠就

趾高气扬、嚣扬跋扈的才士，并以“东施效颦”讽刺为博赏识而盲目模仿的世人。

《洛阳女儿行》则形象地批判了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李白《乌栖曲》形象地讽刺

吴王淫靡的宫廷生活。他的另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则赞美侄儿

的才情过人。王昌龄的《浣纱女》讽刺历代接受美女作为求和条件的荒淫统治者，

更以“今日公然来浣纱”间接赞扬了盛唐太平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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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文可以看出诗人以西施自喻。或赞美，或讽刺他人，实际上是对自己的

才能有十分的自信，并肯定其存在于社会的价值，还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赞扬。这

两种接受状况占了盛唐西施诗的大多数，其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以及诗人的

生活经历有关。盛唐之时，政治清明，文人志士只要有机会都想一展拳脚，为国家

尽一份心意，为自己开辟光明前程。然而，现实社会中的阶级观念却成为了诗人实

现理想的绊脚石，诗人的哀怨便随之而生。余恕诚就曾把盛唐气象的情感内涵归结

为感激怨怼，所谓感激就是“感动激发，希望趁时而起，建功立业”，亦即通常所

说的文学史上的盛唐精神，“是指在开元全盛时期开明的政治背景下，一代文人对

时代充满幻想、渴望有所作为的浪漫精神”，怨怼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针对自

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上的不平现象发出的怨怼之词”，“感激与怨怼看似

相反，但实际上联系非常紧。感激而望成就功业，遇挫即成怨怼”（详见余恕诚，

1997：70）。 

 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感动于安定时势，激发起诗人的雄心壮志，对盛唐气象

赞扬不已。然而，诗人就好像大鹏空有一对雄壮的羽翼，却没有广阔的天空任其翱

翔。当壮志被层层扑灭时，怨怼之情便油然而生。于是，这种“感激怨怼”之情唯

有抒发于唐诗之中，诗中的人物形象有时便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反映。西施，作为中

国古代第一美人，其姣好的容貌正好可比喻为诗人优异的才识，其悲凉的身世正好

是诗人感叹不得志的写照。因此，盛唐诗人对西施的接受状况便集中表现在自喻与

讽刺或称赞这两种情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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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唐时期 

 中唐时期，诗人与诗作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初唐与盛唐。这一时期，咏史怀古

诗的创作不计其数。诗人往往通过创作咏史怀古诗以表达个人的心灵思想、对社会

的关怀、对历史的回顾或缅怀等。因此，以西施为吟咏题材的咏史怀古诗也相应增

多。中唐诗人对西施的接受状况主要有两种： 

 第一、或正面、或侧面的多方元描写西施的美貌。中唐诗人大量描写了西施

作为美人所应有的特质，但正面描写的只有李贺的《美人梳头歌》，细致的描写了

一个西施美人的一举一动，由睡梦中到梦醒、由下床到梳头、由步下台阶到摘花，

其气质和情绪都涵括其中。还有元稹的《冬白纻》和王建的《白苎词》，勾勒出西

施曼妙的舞姿，矫捷的体态。由于正面的描写多有限制，因此，诗人多喜欢从侧面

描写西施的美态。如白居易的《吴宫词》、《青冢》、《杏园中枣树》，刘禹锡的

《馆娃宫在旧郡西南砚石山前，瞰姑苏台傍有采》都从各宫妃嫔对其美色的妒与不

敢妒，还有西施受吴王宠爱的角度来强调西施之美；白居易《重答刘知州》和刘禹

锡的《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唱和诗，将西施之美与文章之精巧

相比；白居易的《山石榴寄元九》，元稹的《春词》、《独游》和王建的《题梁国

公主池亭》都以西施的美貌赞扬大自然的美丽与花的娇艳；韦应物的《广陵遇孟九

云卿》和卢仝的《与马异结交诗》，也以众女无法媲美西施的容颜来表达他们对友

人的赞赏与推崇。在这些多元的侧面描写中，西施的美较为朦胧，但却更能激发诗

人与读者的想象。西施似在眼前，又似在天边，她存在于大千世界中，更深藏在诗

人的心里，而被投射在唐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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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认为西施是导致亡国的妖姬。西施作为一个美人，还是一个卷入吴越

政治斗争的女人，更是吴王日夜宠爱无比的女人，吴国之亡与她必定脱不了干系。

于是，不管对或不对，对西施的抨击就此展开。中唐诗人便出现了这类将西施视为

祸国妖姬的诗篇。如杨乘的《吴中书事》、卢注的《西施》、杜光庭的《咏西

施》、施肩吾的《山石榴花》、李绅的《姑苏台杂句》和《回望馆娃宫》、鲍溶的

《姑苏宫行》，或直指西施为妖姬，或将其加以妖化，比如说西施凭一介女子、一

个笑容、一寸眼波便可以毁灭吴国。这些描绘不免有所偏颇，但是却体现出诗人对

西施的贬责及怨恨的心情。然而，笔者进一步深思后不禁疑惑，诗人们多富才情，

想必见识也不会短浅到以为送一个美女就可剿灭一个国家吧？若真如此，古往今来

的战争中死伤人数必定不会如此之多，只需一个女子便可拯救全国上下或是占领一

个大国，相信每个君主帝皇都会不假思索地给敌国送去最好的美女。被送去的美女

若是大义如西施，应该也是义不容辞的。由此可以判断，诗人的贬责另有用意。他

们或许真是抨击西施，或许以西施为比喻抨击媚惑君主的美人，又或许借吴王与西

施的事件抨击当代同类历史事件，比如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对唐朝来说是个大疮口。战乱前，全国人口高达 6000 多万；战乱

后，人口锐减至 3000 万，大半的人口就在数字的递减中消失了（详见赵文林、谢淑

君，1988:176-177）。由唐朝的兴起到鼎盛繁荣，骤然间遭遇如此巨大的变故，中间

的过程、人民的心理不是我们这些后世之人所能体会的。尤其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他们心中的苦闷，对唐朝的寄望，尚未实践的抱负，都堆聚成厚重的失落感。而整

件事归根究底，不是因为杨贵妃的出现，而是唐玄宗的耽于享乐，不再励精图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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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当然其中还包括一些社会矛盾等问题，但身为一国之主，难辞其咎。这些有

志诗人，对君王治国的方式产生怀疑，对君王与杨贵妃耽于淫乐的宫廷生活更是厌

恶，但却碍于君臣之礼，不能直白地谩骂君王。于是，便以中国古代第一美人暗喻

唐代第一美人杨贵妃，以吴王为唐玄宗的影子，借以表达对安史之乱的抨击、讽

刺，其中更有不能言喻的哀痛。因此，西施对中唐时期的诗人来说是一种妖姬形

象。笔者认为，中唐诗人在此时的诗作较多地专注于时势。诗人如惊弓之鸟，在巨

大的变化后，他们意识到一个君王的怠政可以造成的后果，于是写下抨击吴王与西

施的诗篇，看似讽刺，但警戒君王与期盼如斯祸乱不再发生的成分更高。 

 第三、同情或感叹西施的遭遇。中唐诗人的心理情绪是复杂的，在斥责西施

的同时，也有诗人对西施表示同情，甚至叹息她的身世遭遇。如张继的《会稽郡

楼雪霁》、施肩吾的《越溪怀古》、皇甫松的《杨柳枝词》二首其二、张籍的

《吴宫词》、王炎的《葬西施挽歌》都对西施这个美人表示叹息之情，感叹西施如

落花飘零，在吴亡以后，也不知身归何处。诗人甚至还同情她的感情生活，与吴王

朝夕相对却心藏他旨，这对女人这种感性的生物来说，是一件多么残忍又煎熬的事

情。笔者认为，诗人对西施的叹息仿佛是在感叹自己由盛唐转向中唐的失落感，同

时哀叹国运急剧转下的大唐。 

 笔者认为中唐诗人的西施诗更加多元化，并偶有独特的构思，如《题梁公主

亭》以西施的美貌讽刺当时的货币制度，体现出诗人善于将咏物与咏史结合的多

思。而中唐诗人对西施时有抨击时有哀叹的这种心理，则是因为当时局势不稳定而

造成的。诗人心中有如五味杂陈，在塑造西施形象时也多有不同的模式，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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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的灵动。诗人不能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便将之寄托在一个已归尘土的美人

身上，投注于一个几世纪前的历史事件中，其无奈更甚于直抒胸臆的表达。有别于

盛唐诗人，中唐诗人不再强调自己的才能，而将注意力转向国家时势上，这一种转

变大多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上才会出现的。 

 

第四节 晚唐时期 

 晚唐时期，大唐虽已渐趋落寞，咏史诗却在这时繁荣鼎盛。据学者统计，单

是晚唐咏史诗就占据了全唐代咏史诗的近六成，而参与的诗人，以及诗篇的数量为

四唐之冠（详见张润静，2000：91）。因此，西施诗在这一时期的数量也最多。晚唐诗

人对西施的主要接受状况如下： 

 第一、继承中唐多元描写西施之美。晚唐的诗人也善于从正面与侧面描写西

施之美，如刘驾的《姑苏台》正面描写了西施动人的舞姿。侧面描写的有杜牧的

《鹤》、李商隐的《和孙朴韦蟾孔雀咏》与《判春》、唐彦谦的《牡丹》、皮日休

的《咏白莲》，分别以西施的美貌赞赏所咏之物，如丹顶鹤像西施绯红的粉颊、珍

禽精品像西施那样令人着迷、桃花李树好比西施与宓妃，两者皆宜、被雾罩的牡丹

有如西施啜泣，令人心碎、白莲盛开像西施与其他佳人同聚，令人赏心悦目。李商

隐还有《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借西施之美赞誉筝妓的容貌。 

 第二、以西施为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这种状况目前能锁定的对象只有诗人

李商隐。李商隐多情，其爱情诗凭着丰富的情感表达、精致婉转的叙述而虏获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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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读者的心。西施也被安排为他爱情诗中的其中一位女主人公。《景阳井》以吴王

与西施暗喻陈叔宝与张丽华的爱情悲剧，表达自己对此悲剧的感慨。《病中早访昭

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二首》与《无题》则以西施暗喻自己爱慕的女子，也就

是后来与他感情甚好的夫人王氏。历来以西施比喻其他美人的诗篇数量颇多，诗人

或把美人比作西施，或把美人与西施相提并论，但用西施来指称自己妻子的仅李商

隐一人。 

 第三、为西施打抱不平。西施在中唐时期被批判为祸国妖姬，成了诗人对安

史之乱宣泄情绪的对象。到了晚唐，虽然皮日休的《馆娃宫怀古》和裴瑶的《阖闾

城怀古》仍抱持着西施是祸国美人的想法，但也只是极少数。与此同时，开始有人

为西施平反，替她分辨是非，甚至高度赞扬她牺牲复国之举。这类诗篇以陆龟蒙的

《吴宫怀古》和《和袭美馆娃宫怀古五绝》、罗隐的《西施》和《姑苏台》、苏拯

的《西施》较为突出。诗人体现出他们理智的一面，直接或间接的指出君主的荒淫

无道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并对被冠上祸国罪名的西施作出申诉。汪遵的《越女》

和崔道融的《西施滩》甚至把西施看为是巾帼枭雄，身负复国之重任而成为美人计

的工具，越国的重振，她功不可没。诗人为了剔去西施祸国的妖姬形象，便突出其

复国的责任，刻画她忍辱负重的形象。 

 晚唐之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浮上台面，藩镇割据、叛乱四起、宦官掌权、

外族侵略等，内忧外患致使大唐步入衰微。诗人清楚地意识到国运的危机，而这些

危机与美人没有直接挂钩的关系。因此，诗人便开始摒弃红颜祸水的论调，以让人

们发掘问题的根源。在没有美人介入的局势之时，诗人对西施的平反显得更充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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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鲁迅曾说过：“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

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

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

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1975：203-

204）。针对西施祸国的形象，笔者也认为西施不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或者应该说

任何女人都不会有如此能力。但笔者认为唐代诗人还不至于像鲁迅所说的“一钱不

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他们正如前文所说的心中有着难以压抑的悲哀，而不得不

抒发出来，或许只能概叹时势弄人吧。不过，西施在唐代咏史诗发展得最鼎盛的时

期借诗人之手得以平反，也算是值得欣慰了。 

 

 

 

 

 

 

 

 



44 

 

结语 

 西施发迹于先秦，历经无数岁月后，在两汉魏晋时期才拥有自己的雏形。从

第三章可看出，唐代是西施形象由雏形向完整形态转变的重要发展期，可以说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经不同时期的唐代诗人塑造后，西施的形象显得更加细腻动人，

栩栩如生。诗人们在继承前人对西施传统的描写之余，也自行为西施设想了各种情

境，他们勾勒出西施唯美的容貌、善舞的姿态、祸国的罪名、幽怨的心理与巾帼不

让须眉的表现。这一系列的形象掺杂了同一与不同时代诗人的看法和评价，也证实

了文学创作有着一定的规律。身处于不同时期的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描写西施的同

一种或不同的形象，虽然诗文背后的主旨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美”这一主题。

这实际上是人类原始心灵共同的反映，是人类追求“美”的本能。正是因为这个本

能，西施或其他的佳人美女才能在历代中被吟咏，被惦记。但值得一提的是，能够

不断地被吟咏而不被历史淹没的美人，八九不离十的都是生逢乱世，西施与吴越争

霸，王昭君吐蕃和亲，貂蝉与三国乱世、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等。乱世不仅造英雄，

更造就了不容遗忘的绝代佳人。 

 不过，纵使美人再美，若无人问津，她的美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消逝。按

照接受美学的理论，唐代诗人既是读者又是创作家，他们对西施形象的理解与阐释

都与当时的社会与历史现实有关，不同阶段的唐诗将体现出诗人审美反应的演变轨

迹。西施如此丰富的形象，正是有赖于唐代诗人高超的艺术构思能力，才能借咏史

诗的形式与世人接触而名留千古。不同时代的诗人所塑造的西施形象和对西施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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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状况之所以不同，都是因为时势不同所使然。根据唐代四个时期的主要接受状况

来看，初唐宋之问因受到刘朝遗风影响，注重讲求达道的人生，而对西施的形象没

有太深入的刻画。盛唐稳定的局势，让有志之士有机会张扬自己的个性、抱负。不

过，当有才识又有才能的千里马碰不到伯乐的时候，难免有所怨怼，李白便是当代

最好的代表。中唐诗人对西施的美还是赞赏的，但在饱受安史之乱的冲击后，其心

灵情感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为了使这种无法向罪魁祸首追究的压抑抒发出来，只

好吟咏并讽刺与安史之乱有着紧密契合度的吴越争霸作为烟幕。而吴越争霸的女主

角，西施在毫无选择之下便成了代罪羔羊，承载着诗人的幽怨，无奈地披露当代社

会的时势。晚唐诗人在大唐拉下帷幕以前，为西施翻案叫屈。诗人们多将矛头指向

昏庸的武王，或提出西施以一介女子祸国的不可能，以让人们去认清社会动荡的真

正原因。虽然诗人们依旧是以映射的手法铺叙，但却比中唐诗人的论调更跨前了一

步。  

 仔细推敲下来，透析唐代各个时期对西施的吟咏，不仅可以考察出唐代西施

形象演变的脉络和唐人接受西施的状况，更可以梳理出一部大唐兴衰史，这不得不

令笔者折服于文字的力量。唐代诗人的雕塑、加工，使得西施不再藏匿于五里雾

中，而以渐趋完整的美人形象示人。西施在唐代得到了肉与灵的完整，有一个具体

的“箭垛式”的美人形象，使得后世的文学有更扎实的资料辅助文学创作，从而促

进中国文学史的发展。 

 利用接受美学理论，可以发现唐代诗人在不同阶段对西施形象产生不同的解

读与诠释，反映他们各自的审美观念，并对西施有个别的价值取向，而这些不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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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关系。但笔者同时发现，各阶段之间的诗人在吟咏西

施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解读方式或看法，甚至情感。由此证明了文学创作是有其

规律性的，不同时代的人并不一定要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或形象。在相同主

题下会有不同的表达，但同时也会用相同的见解。中国文学史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同

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规律性，才能在悠悠历史中持续运转。如此看来，可以说西施

的文学形象是因其美丽而不幸，因其不幸而引起世人的共鸣才得以传世至今。  

 本文仅以小观大，整理了唐代各阶段较能彰显西施形象的诗篇，在把握唐诗

中的西施形象演变脉络上，资料不免遗漏。但笔者相信没有写得最好的论文，只有

写得更好的论文，在来日必能补上不足的地方，做得更好。对西施的研究到近代已

进入稍息期，但笔者认为大量有关西施的资料，至今仍未得到全面系统性的整理。

当然，这种整理工作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过，若能局部的整理出有关西施的接

受史论，比如从诗词着手，再逐渐整合，一部完整的西施接受史论指日可待。这一

部西施接受史，并不只单纯地呈现出西施的形象，更能让我们发掘历代文人的审美

观念、生活经验与价值取向，对文学史来说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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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唐代西施诗 

唐代阶期 诗人 诗作 诗作数量 

初唐时期 宋之问 《浣纱篇赠陆上人》 1 

盛唐时期 王维 《西施咏》、《洛阳女儿行》 2 

 

李白 

《西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

石》、《子夜吴歌·夏歌》、《乌栖

曲》、《玉壶吟》、《和卢侍御通塘

曲》、《浣纱石上女》、《效古二

首》其二、《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

仙人掌茶》、《口号吴王美人半

醉》、《鸣皋歌送岑征君》 

11 

 王昌龄 《浣纱女》 1 

 万楚 《五日观妓》 1 

中唐时期 楼颖 《西施石》 1 

 

白居易 

《吴宫辞》、《青冢》、《重答刘和

洲》、《山石榴寄元九》、《杏园中

枣树》、《霓裳羽衣歌（和微之）》 

6 

 

刘禹锡 

《馆娃宫在旧郡西南砚石山前，瞰姑

苏台傍有采》、《白舍人曹长寄新诗

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 

2 

 韦应物 《广陵遇孟九云卿》 1 

 卢仝 《与马异结交诗》 1 

 李贺 《美人梳头歌》 1 

 元稹 《春词》、《独游》、《冬白纻歌》 3 

 王建 《故梁国公主池亭》、《白苎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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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叔伦 《白苎词》 1 

 杨乘 《吴中书事》 1 

 卢注 《西施》 1 

 杜光庭 《咏西施》 1 

 李绅 《姑苏台杂句》、《回望馆娃宫》 2 

 鲍溶 《姑苏宫行》 1 

 张继 《会稽郡楼雪霁》 1 

 施肩吾 《越溪怀古》、《山石榴花》 2 

 皇甫松 《杨柳枝词》二首其二 1 

 张籍 《吴宫词》 1 

 王炎 《葬西施挽歌》 1 

晚唐时期 杜牧 《杜秋娘诗》、《鹤》 2 

 

李商隐 

《景阳井》、《寄成都高苗二重

事》、《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

十韵》、《和孙朴韦蟾孔雀咏》、

《无题》、《判春》、《蝶》 

7 

 鱼玄机 《浣纱庙》 1 

 
曹邺 

《徒相逢》、《四怨三愁五情诗十二

首并序》其二情 
2 

 于濆 《越溪女》、《经馆娃宫》 2 

 胡幽贞 《题西施浣纱石》 1 

 西施 《西施诗》、《附轩诗》 2 

 皮日休 《咏白莲》、《馆娃宫怀古五绝》 2 

 唐彦谦 《牡丹》 1 

 刘驾 《姑苏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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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瑶 《阖闾城怀古》 1 

 
陆龟蒙 

《吴宫怀古》、《和袭美馆娃宫怀古

五绝》 
2 

 罗隐 《西施》、《姑苏台》 2 

 苏拯 《西施》 1 

 韩偓 《哭花》 1 

 陈陶 《吴苑思》 1 

 徐夤 《李夫人》 1 

 汪遵 《越女》 1 

 崔道融 《西施滩》 1 

   78/共计 

 

*此表按诗歌在文中出现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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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施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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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华三川 – 西施浣纱                 Δ 刘旦宅 – 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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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白伯骅 野香-西施浣纱 

 

 

 

 

 

 

 

 

 

                    韩敏 – 西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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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欣云 – 西施浣纱 

 

          

 

 

 

 

 

 

 

 

 

 

 

    陈谋 – 西施浣纱 


